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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储舞音乐的世俗心理

与节奏形态探索

在隔着岁月沉幕的远古时代，帷舞揉合乐、舞、神话、绘因为一体。如汤如火，如醉如

狂，浓缩并积淀着原始人民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至今，在我国不少地区，新春之后’

元雷以前，依然盛行这种原始的帷舞活动，戴各种锥面具，执戈扬盾，似戏非戏，活跃在民间。

江西南丰素有锥舞之乡的美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摊舞队二百多个，几乎遍及全县

各个偏僻山乡。农民们自筹经费，自建帷班，自制服装道具及锥面具，自编自鼠，走村串

户。南丰帷舞以其原始拙朴、雄浑刚劲的舞蹈语言，怪诞的锥面具，独特的乐器和音乐语

言，不断更新的故事内容，成为当地人民不可缺少的一项民俗活动。

一、南丰储舞的世俗心理

南丰地处江西东部，属低山丘陵地区。南丰帷舞在明代宣德年间已开始流行。据《南丰

县志·石油乡储记》载：“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执盾扬戈，帅百隶

而时饨，以索室驱疫。然饨有季，春毕春气，仲秋达秋气，季冬送寒气之别，乡帷即季冬之
余者也。石油之锥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尹太公出宰海阳县令，政绩有声，百姓歌功颂德。海阳时

疫流行，百姓死亡无数，尹太公焚香默祷锥神，命邑中士大夫举迎神像，心里默念咒语，城乡

时疫立止①”。尹太公返乡时曾将二十四神像还归故里，并在本乡建起了储神庙、锥祭、健舞随

之在该地兴起。储舞的伴奏音乐便随着健舞的兴起应运而生。

在原始社会里，音乐与舞蹈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如先秦典籍《尚书》中 ic.：“击石附

石，百兽率舞。”就是指人们用石头敲击节奏，化装成各种野兽的形象在跳舞，抒发并表达

他们在劳动之余的感受。同时，他们也幻想用音乐、舞蹈的力量来改变自然界中难以解释

的现象。如自然灾害、病魔、瘟疫等等。据《吕氏春秋·古乐》中载z 朱襄氏时代，“多风

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有一个叫士达的人“作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

生。”又《吕氏春秋》曰 z “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及气窒阀，故作舞以宜导之。”＠原始初民

们开始有意识地用音乐、舞蹈的力量来为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发挥音乐、舞蹈的奇妙作

用。据《吕氏春秋》中载，葛天氏之乐有《载民以《玄乌》、《遂草木》、《奋五谷》、《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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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依地德》、《达帝功人《总禽兽之极》等八阕。其内容是歌颂祖先与图腾，祈求五谷丰

登，人畜兴旺。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常常举行种种宗教仪式，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希

望风调雨顺，免除灾难。南丰帷舞音乐的世俗心理与原始初民的心理趋同，跳摊的功用目的

同样是为了祈求消灾免难，五谷丰捻，人畜兴旺。

1. 南丰健舞音乐的宗教性 南丰饨舞音乐是为特定的帷祭、储舞伴奏用的。也是为原始

宗教服务的。南丰锥舞音乐是采用民间熟悉的锣鼓音乐作为锥舞的伴奏音乐。

锣鼓音乐没有旋律，只有各种不同节奏形态的组合与变化。锣和鼓的音色穿透力强，锣鼓一

敲，方圆数里均能听见。

锣鼓的音量较大，且气势恢宏，惊天动地大有雷轰鼎沸之势，深受劳动人民喜爱。在劳

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元霄灯会、龙舟竞渡、神庙祭祀‘亡灵

超度都离不开锣鼓音乐，甚至村里的小孩生病也用简单的锣鼓音乐为之驱鬼收魂。在人民的

心中，锣鼓音乐具有震慑鬼魂的威力。南丰帷舞音乐选用单纯的锣鼓音乐作伴奏，不仅能表

现出储祭摊舞中原始而粗矿的性格，而且能为摊祭和锥舞创造出特定的场景和氛围。

南丰储舞在跳帷开始和结束时，均有规范的宗教仪式。开始为起滩，结束为收摊。起帷

时，乡民们举行宗教仪式，燃放鞭炮，将头年存放在箱笼里的摊神〈储面具代表锥神〉请出

来，供奉在锥神庙内，然后开始跳舞，锣鼓演奏《请神乐》为其伴奏。乡民们把美好的愿望

和理想付诸于饨祭、帷舞、健乐的活动中。人们把自己心目中崇敬的偶像都化作为锥神，无

限敬仰、无限崇拜，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以求消灾骥福、纳吉去凶。这套仪式的程序严格

有制，不能随意改动。长时间来，这种饨舞活动和对锥神的敬仰，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心理定

势。加上饨舞的土老师，根据群众的需要，编创一些本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神话

传说、世俗人物、融进锥舞活动中，使古老的锥文化得到繁衍流传。悻神在当地人民心目

中，成为驱鬼逐疫、赐福消灾的精灵。神是万物之主，锥神成为当地人民寻求幸福的精神寄

托。这种对神物崇拜的心理定势一经形成，就被世代相传并确定其地位。显而易见，南丰帷

舞及音乐活动具有较强烈的原始宗教性。

2. 南丰健舞音乐的世俗性 南丰锥舞及锥乐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

正月十六日。正月初一为起慌。 《石油乡饨记》中载：“自元旦起饨，乐奏全鼓，以除阳

气，元衣朱裳，执戈就斧饿，驱邪具物，蹈舞于庭，欢娱乡人。”起锥之后为演饨，正月十

六为收饨，也称搜帷。《摊记》中载：“及至元霄后一夜；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互唱，

执链铮铮然有声，房室堂庭，偏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达旦，是夜鸡犬无声，名日搜

健。”从南丰悚舞及帷乐活动时间看，正值当地秋收冬种作物收获之后的农闲季节。新年伊

始，人们祈求来年获得丰收平安、吉祥幸福、合家平和。这种活动11:ff.r间和农历节气上的契
合无疑是与乡民们的习俗和追求分不开的。这项民俗活动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与饨祭、帷

舞、帷乐的世俗性是分不开的。

储舞音乐的世俗性不仅表现在传承的活动时间上，它也表现在人物角色的表演上，什么

样的人物角色，音乐就塑造出不同的形象。传统的锥神几乎都是些面目丑陋的凶神，如开山

神、雷公、判官、金刚、小鬼、大鬼等，其帷舞音乐所塑造的形象就是凶硕、恐惧、慑人心

魄的锣鼓音乐。在民间的锣鼓音乐中，《急急风》和《乱锣》能表现出粗矿而自由的性格，而

《脆头》 和《乱锤》 常表现出不安和慌乱的情绪，南丰帷舞音乐则选用了民间锣鼓俗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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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锣》、《三锤锣》和《反弹锣》，采用丰富多变的锣鼓节奏和民间曲牌为锥舞音乐服

务。南丰的乡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锥祭、锥舞和健乐也不再按照俗成的模式。如锥公、

摊婆，说的是本乡的一位先祖，饱学经纶，长期在外为官，由于公务繁忙，晚年返乡时才娶

妻，八十得子。这对老年夫妻专为乡民们做好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崇敬这样的先祖，需要

这样的先祖，并希望有许多这样的“清官”。因此乡民们也将他们奉为帷神。这样的摊神心地
、

善良，在面具造型上，一改方相氏、雷公等神的狰狞恐怖的面貌而为慈眉大眼、宽脸大耳端庄

健美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这些被人们敬仰的神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老人和青年，而不是

那种高高在上，缤纷灵空、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幻之神。这种人格化、世俗化了的锥神，不再

具有可怕的神格，而是人神合一的现实生活中的人。锥舞锥乐也就不再是单一的庄严肃穆的

凶神描写，而是运用宽松、幽默、诙谐的世俗人物描写，锣鼓节奏采用了轻松欢快的节奏型，

恰到好处地描写了帷公帷婆，老态龙钟，抱子婆婆，洋溢出人世间天伦之乐的情景。锥舞音乐巾

的诙谐幽默的切分节奏，打击乐器错落有致的音响，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活灵活现以

及迥然不同的典型性格、环境、姿态和体态特征。真可谓“情意连绵，风趣巧拔”。南丰锥舞的

音乐活动也由于表现人物的世俗化、逐渐挣脱了宗教和巫术的棚锁， f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

3. 南丰健舞活动在乐器的选用上的神秘性 南丰饨舞音乐活动，在乐器的选用上不同于

其他地区。如高安的雌舞音乐在乐器选用上除锣鼓外还加用啧呐吹奏旋律。而南丰储舞音乐则

只选用两件打击乐器演奏，→件是大筛锣，音色宽宏、深沉、浑厚，延续音长。锥舞队走村串

户演出时，大筛锣常悬挂于扁担挑子的一端，用锣槌敲击，发出一种阴沉浑厚的眶眶声。锣

声一响，十里以内的村均能听见。锥队走到那里，锣声就响到那里。这种锣声具有一种神秘

的威力。在偏僻的山村，人们也常用这种大筛锣驱赶鬼魂，为病人和小孩驱鬼收魂，保人平

安，人们常说，锣声有杀气，鬼神无不惧之。另一种乐器为鼓，它不是堂鼓，而是半面鼓。

外形类似戏曲乐器中的板鼓，但蒙在鼓面上的却是牛皮。惋秦时半面鼓不是放在架子上，而

是由农民拿在手上，用一种弯形的特制鼓槌敲击，发出清脆而振心的咚咚声。据说为什么使

用半面鼓，还有不少神秘的传说。其中的传说之一讲的是，石油乡饨舞队有一年在外乡演饨

毕，回村时，路过一条大坷，农民们挑着帷面具及乐器，涉水过河，一不小心将鼓跌入河水

中，待农民弯下身子去捡鼓时，而掉下去的鼓则被河水切为两截。上半截被农民捞起来成为

半面鼓，而下半截则被卷入水潭中，此后“不少樵夫常听见崖下水潭中有金鼓声，如横

饨。”③半面鼓的出现和使用，物化神移，平添了人们对饨舞音乐的神秘感，增加了人们对

帷舞音乐的迷漾，它是神的造化物，人们决不能亵读它。当地人们关于乐器选用的神秘传

说，无疑为锥舞音乐的严肃性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二、南丰储舞音乐的节奏形态

南丰摊舞音乐属我国民间音乐中的情锣鼓音乐。在大多数情况下，南丰帷舞音乐舍去了

旋律因素和乐器的多样性，而运用了锣鼓音乐中节奏变化的不同形态。如一拍子的强拍节奏

形态；重音移位的节奏型态；不规则的节奏律动形态。在乐器选用上，大多数情况只选用半

面鼓作沟高音乐器，大筛锣作为低音乐器，形成色彩对比，构成－幅幅原始、粗矿、慑人心

魄的音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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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子的节奏型态展示了力的象征 在南丰锥舞音乐中，－拍子的节奏形态贯穿在锥

舞音乐的各个节目中，如《开山》的开场音乐除开头的第→拍，采用锣鼓演奏之中的花打节
奏外，从第二拍开始，就采用一拍子的齐击z ;: 卢一－。。一一「．

半面鼓 II 士冬｜冬｜冬｜冬｜
这种齐击的速度可逐渐加快，拍数也没有具 || | 

体规定，它可根据开场前准备时间的长短， 大筛锣 l士匡｜匡｜匡｜匡｜

任意扩大或缩小，类似戏曲开场前的打闹台，这种一拍子的节奏型，采用演奏手蓓的齐击，

加上锣鼓音量大的强烈振撼，制造一种热闹场面，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在节目进行中，一拍子的音乐节奏形态时有出现，如《锥公锥婆》音乐：

越
ω扩
盐
ω扩

反八卦一

(P.!Jt 呐曲〉

－~一~二－－.，..←一－－一于t罕啤←卡唱E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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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在第八、十六小节处均采用士节拍，表现锥公锥婆晚年得子，娱子情趣，充满天伦之乐，追
求幸福吉祥生活的强烈愿望，舞姿风趣幽默，在第二乐句和第四乐句句未采用－拍子，突出强

音齐击各种打击乐，吸取干净，具有坚定的力的象征。“在音乐中，数字性节拍的特点是山“一”
为基础的。在数字性节拍中，每个单位拍都是可以存在的，拍与拍之间没有相依附的强弱周

期和联缀，节拍的基础单位是一拍。”＠人ff1通常认为，强拍是舞步节奏和歌谣形式的表
现。南丰锥舞音乐采用这种→拍子的节奏形态作为其表现方式，是符合我国民族传统音乐理

论的。恰恰相反，在欧洲音乐体系的理论中，一拍子的节奏形态是不被承认的。而在我国传
统的民间音乐中却屡见不鲜。又如，南丰锥舞中的《和合》音乐z

手a

. 
r r r r 

、、

” 

、 I I I 

半面鼓

锻

这种音乐节奏配合动作，→拍→次“起步”、“缩手”、接着头颤动三下，最后顿→下，既

风趣幽默，又刚劲拙朴，为人们展示了春临福至的预兆，一拍子的节奏形态具有力的象征。

2. 童音移位的节奏形态展示了悻舞音乐的原始与租矿南丰悻舞音乐随着锥舞表示的内容

不同，许多地方采用了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 例如在《开山锣鼓》中，为了表现盘古氏挥舞锈

斧，上劈下砍，左拦右挡，进退蹦跳，勇于拼拂，粗矿刚劲，采用了渐强 ff响 i己号，把气拍

子中的第一拍强拍，人为地改变为弱拍，而第三拍应为弱拍的拍子，却使它成为了强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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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明显的重音移位。

在《雷公》 舞中，也采用了重音移位的手搓，以表现雷公“八月入地，正月出地。”雷公

手执弓箭，挥舞霹雳，奇幻倏忽，翩如惊鸪，罚恶扬善，驱逐黑暗，带来光明。帷舞音乐为了

表现这个主题，采用了重音移位的节奏型，表现了雷公粗矿骄健的身驱、运气如虹，显示了

雷神择泽云雨、神秘原始、粗矿拙朴的形象。在《纸钱》舞中，这种奇拍重音移位的节奏型也多
气

次出现，以表现女蜗氏古拙、遵劲，给人以鬼踉黠形的神秘感觉。大筛锣在整个舞蹈节目中

都是在弱拍位置强击造成重音移位的效果。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代表作 《春之

祭》 中，为表现强烈的原始主义，在音乐节奏形态上也同样使用了重音移位，从某种程度上

说，南丰锥舞音乐与 《春之祭》有许多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是表现原

始、粗矿奔放音乐性格的较好的表现手段，传承的帷舞音乐使用的节奏形态与作曲家们创作

思想上的节奏形态如此吻合，有如同出一辙。

3. 不规则的节奏律动使悻舞音乐具有紧张而狂乱的气氛 南丰锥舞音乐多处采用了不规

则的节奏律动形态。如《开山》音乐的交替进行，其节拍形成选用了多种节拍（主日去、 岳、

%〉，节奏形态也采用这种节拍节奏的变换是以配合舞蹈动作而来的。锣鼓的民奏者，以各种不

同的节奏形态融进轻重缓急的鼓点，配以刚柔徐疾的手势，加上速度、力度的不同变化，表

现了开山神的“开山”、“推山”，紧张而辛苦的劳作，这种不规则的节奏律动配合舞蹈动作中

的“双飞燕”、“扫罗盘”、加上头颤臂抖、快速旋转，给人们造成一种紧张而狂乱的、原始而

粗矿的音乐形象。如饨舞节目《钟尴判官》，根据舞蹈动作的不同，音乐节奏变化不同，而

且极不规则，时而用单纯的强拍节奏，即一拍子节奏，时而又变成吉拍子的节奏，瞬息之间

又变成奇的节奏型，这种不断变换的各种节奏型，拍与拍之间没有固定的周期循环，拍子的

数目可以不停地更换，拍数的长短也可根据舞蹈动作进行变换，这种变换，靠民间艺人遵循

他本身的音乐准则去完成。这种流传在民间的民俗音乐，在结构上它不能用西方音乐中的单

二部、单三部或奏鸣曲式、迎旋曲式去套，它有它本身的规律可循，音乐本身在循环与不

循环的过程中多为联缀而成。如舞蹈动作进行到判官钟尴用铁链锁住了恶鬼的时候，音乐节

奏变换急速加快，人们随着这种音乐的快速度变化，加上那些象征性的捉鬼动作，心情异常

紧张，那种鬼神莫测的玄妙，慑人心魄的威力，锣鼓点的急促而狂乱，村民们像散戏－样，

从储神庙内冲了出来，他们举着火把绕材－周，将鬼驱逐出材外，加之鞭爆、火炮、火镜齐

鸣，紧锣密鼓，使储舞音乐进入了高潮，村民们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通宵达旦，→座座静谧的小山村像开了锅似地沸腾了起来。此时此刻，村民们似乎忘记

了现代文明的存在，象是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锥舞音乐的空间符号把人们带到了）个既

熟悉而又陌生的遥远世界……。

① 见南丰县邑增贡生吴其馨撰《石油乡锥记’·石油乡又名石邮乡．

② 见4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纲要入

③ 见4石油乡倦记儿

① 见彭世端着《中国传统音乐的节拍特征，， 4音乐研究’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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